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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写本 《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 记载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是从石城镇迁徙而来

的， 所以称之为 “石城名宗， 敦煌鼎族”。 经研究粟特人康艳典部落是贞观四年迁到石城镇的， 上元

二年唐设置石城镇， 康艳典出任石城镇使， 一直到武周天授年间康艳典后裔仍然出任石城镇使。 神龙

二年唐与西突厥突骑施娑葛交恶， 娑葛出兵俘虏阙啜和并杀唐朝官员冯嘉宾、 吕守素和牛师奖等， 占

领罗布泊等地， 居住石城镇的的粟特人康艳典部落随镇守播仙镇等地兵士弃镇归敦煌， 唐朝政府在敦

煌城周围设置从化乡进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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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地理志》 及敦煌文献 《沙州都督府图经》 《寿昌县地境》 《沙州伊州地

志》 等都记在唐初至武周时期位于罗布泊地区的石城镇一带居住着一支粟特人康艳典

部落， 他们大概于唐朝贞观年间从中亚迁徙到石城镇地区， 将石城镇一带的鄯善人驱赶

到伊州纳职县， 康艳典部落成为石城镇的主人， 其后代一直担任唐石城镇使的职务， 主

持石城镇的防务工作。 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唐开元年间沙州敦煌县管辖有由粟特人组成

的从化乡， 经学术界研究推测， 从化乡的粟特人是由从罗布泊地区的石城镇迁徙而来的

粟特人建立的， 我们从敦煌文献的记载得知， 从化乡最少有两个里四个村落组成①， 我

们从晚唐五代敦煌文献的记载得知， 敦煌文献记载的康家庄、 安家庄、 石家庄、 曹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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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庄、 石家庄等都是从化乡管辖下的村落， 这些村落分布在敦煌城周边地区， 即城南

园、 城北园、 城东园、 城西园和东水池、 西水池、 北水池或者城南庄、 城北庄、 城东

庄、 城西庄等粟特人聚落①。 这些粟特人是什么时间迁徙敦煌的， 迁徙的原因是什么，
陈国灿 《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 曾就从化乡的出现与石城镇康艳典部落迁徙敦

煌有关， 并认为迁徙的时间是唐神龙年间突骑施阙啜忠节帅部进入且末河流域， 随此而

引来了吐蕃兵向塔里木盆地东部的进占； 粟特人聚落在石城镇的消失与阙啜在这一地区

的劫掠同时发生， 推测居住在且末河流域的粟特人在受到阙啜的暴力威胁时迅速逃往敦

煌以求得沙州刺史的保护②。 但是未能就敦煌粟特人聚落与石城镇康艳典部落的关系提

出直接的资料证据。 我们在对 《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 进行研究发现， 康贤

照祖上就是石城镇人， 是康艳典部落后裔。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对敦煌粟特人聚落来源

及其原因进行梳理。

一、 《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 与

石城镇粟特人康艳典部落

　 　 康艳典部落徙居敦煌， 直接记载是 Ｐ􀆰 ３５５６ 《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
Ｐ􀆰 ３５５６ 《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集》 第一篇篇首残缺， 篇末亦无撰写题记。 第一行曰：
“河西管内佛法主赐紫□□ （沙门） ”， 由本卷 《都僧统氾福高和尚邈真赞并序》 福高

僧官结衔为： “大唐敕授归义军应管内外都僧统充佛法主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

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 又曰： “洎金山白帝， ……遂封内外都僧统之号， 兼加河西佛

法主之名。” 《都僧统陈法严和尚邈真赞并序》 记载： “爰至吏部尚书秉政莲府， 大扇玄

风， 封赐内外都僧统之班， 兼加河西佛法主之号。” 由此看来， “河西管内佛法主” 乃

都僧统加的号。 赞文称 “河西教主， 莲府英贤”， 当是敦煌某位都僧统。 又按 Ｐ􀆰 ３５５６
第二、 第三篇乃是继康贤照出任都僧统的氾福高、 陈法严， 疑此篇乃是康贤照的邈真

赞。 序文曰： “ ［石］ 城名宗， 敦煌鼎族。” 不记载其姓氏源流， Ｐ􀆰 ４６６０ 《瓜州刺史兼

左威卫将军康秀华邈真赞并序》 记载 “伟哉康公， 族氏豪宗”， 亦相同。 又按序文内

容， 绵帐上方画弥勒佛、 诸菩萨， 下方画有其形影， 可知此篇乃供养像题赞。 此篇诸家

皆略而不录。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伯希和劫经录： “３５５６ 集文一卷 （两面抄）。 有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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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 陈和尚、 贾和尚、 曹法律尼 （曹大王之侄女）、 灵修寺尼张戒珠 （张议潮之孙

女） 等邈真赞， 又张氏 （张淮深之女） 墓志铭、 清泰三年曹元德转经疏等。” Ｐ􀆰 ３５５６
是由多篇废弃文书粘连在一起抄写邈真赞， 其中康贤照、 陈法严邈真赞背面书写的是

《沙州诸寺尼修习禅定记录》， 这是一篇前后残缺的文书， 中间有 “乘： 圆戒” 字样，
表明这是大乘寺等待出家女性沙弥尼修习记录， 记录了部分出家尼修习问想甄别兼判的

记录， 是道场度僧尼的必要环节， 每人一行， 前面是问想记录， 后面是甄别兼判成绩。
１９９２ 年我们在辑录这篇文书时将其定名为 “河西管内佛法主赐紫邈真赞并序”， 主要是

根据第一行残文 “河西管内佛法主赐紫□□”①， 而后学术界将其定名为 “康贤照邈真

赞并序”②。 康贤照， 敦煌大云寺僧， 乾符三年至六年接替唐悟真出任都僧录， 根据

Ｐ􀆰 ２８５６Ｖ 《唐景福二年癸丑岁 （８９３） 十月十一日沙州某寺纳草历》、 Ｐ􀆰 ２８５６Ｖ 《乾宁二

年三月十日营葬都僧统榜》、 Ｐ􀆰 ４５９７Ｖ 《光化三年、 四年杂写书函》、 Ｓ􀆰 ２６１４Ｖ 《唐年代

未详 （８９５） 沙州诸寺僧尼名簿》 等记载， 景福二年前出任副僧统兼都僧录， 乾宁二年

（８９５） 唐悟真圆寂后出任都僧统。 又根据 Ｓ􀆰 １６０４ 《天复二年 （９０２） 四月廿八日沙州

节度使帖都僧统等》 《天复二年四月廿八日都僧统贤照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 《天复

二年河西都僧统贤照下诸寺纲管徒众帖》 的记载天复二年康贤照仍然任都僧统， 荣新

江认为天复二年是康贤照与交替年代③。 我们根据 Ｓ􀆰 １０７３ 《唐光化三年 （９００） 四月徒

众绍浄等请某乙为寺主牒稿》 记载： “ （前缺） 请某乙为寺主。 右件僧， 戒珠圆浄， 才

智洪深， 善达时机， 权谋越群， 凡庭葺绩， 藉此良能。 伏望都僧统和尚仁明， 神笔判

差， 希垂处分。 牒件状如前， 谨牒。 光化三年四月日徒众绍浄牒。” 都僧统指的是康贤

照。 Ｓ􀆰 ２５７４ 《唐天复五年 （９０５） 八月灵图寺徒众上座义深等大行充寺主状并都僧统判

辞》 记载： “灵图寺徒众上座义深等状。 众请大行充寺主。 右前件僧， 徒中俊德， 务众

多能。 顺上有波骤之勤， 训下存恩恤之义。 本性迅速， 无羽同飞。 边鄙鸿基， 实藉纲

要。 伏望都僧统和尚仁恩详察， 特赐拔擢。 伏请判凭处分。 牒件状如前， 谨牒。 天复伍

年八月日灵图寺徒众义深等牒。 徒众灵俊， 徒众， 徒众政信， 徒众惠， 徒众， 徒众灵

□， 徒众义深。 状称多能， 无羽能飞者。 若阙六翮， 岂可接云而高翔也。 然来意难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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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贤照邈真赞》。 参照诸家研究定名， 我们将这篇邈真赞定名为 《河西管内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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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 □日。 贤照。”① 都僧统康贤照与都僧统氾福高的交替年代应当在天复五年

八月之后。 康贤照担任敦煌都僧统的时间至少在十年以上。
《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 记载敦煌康氏家族的郡望称：
　 　 ［和尚俗姓康氏， 香号贤照。 乃石］ 城名宗， 敦煌鼎族。 □□□□□□，
□□不恋烦嚣。 长习捐簪， □□□□□□。 遂得鹅珠进戒， 皎皎以秋月齐圆。
□□□□， □□以春花竟彩。 精通万法， 辩□□ （若河） 决争流。 奯晓千门， 谈

如倾盆竞涌。 莲花三座训迷邪， 指中道真如； 师子五升化昏愚， 悟顿途性相。 谈空

才暇， 乃思有相之因； 随众分身， 故表众生之果。 况知色尘号假， 色方示有； 成生

法体号空， 应法还为寂灭。②

这是敦煌文献中将敦煌粟特人康氏同石城镇康氏联系起的最明确的记载， 虽然文献记载

有残缺， 但是 “城名宗敦煌鼎族” 很清楚， 而 “城” 字最有可能与 “域” 写混， 无论

是西域还是石城， 都是对康氏家族族源的追述， 我们经过仔细辨认， 应当是 “城” 字

而非 “域” 字， 因此城字前面所残缺的应当是 “石”。 这里追述的康贤照家族族源是从

石城镇迁徙而来的， 因为从康艳典起到石城镇将康拂耽延， 康氏家族最辉煌的时期是在

石城镇担任镇将阶段， 康贤照追述他们这个家族史是为了表明他们家族在唐朝时期的地

位不一般， 只有是石城名宗， 才能成为敦煌鼎族。 Ｐ􀆰 ４６６０ 《瓜州刺史兼左威卫将军康

秀华邈真赞并序》 记载： “伟哉康公， 族氏豪宗。” 《都知兵马使康通信赞》 记载： “懿
哉哲人， 与众不群。”③ Ｐ􀆰 ３２５８ 《祈愿文》 记载： “康公骏豪迎机， 挺用济时； 耿介不

群， 指挥无滞。” 这些记载都表明敦煌粟特人康氏家族出身不同一般， 能够与敦煌的大

姓豪宗李氏、 索氏、 阴氏、 氾氏、 张氏并驾齐名， 号称敦煌的豪宗鼎族。 此后敦煌粟特

名人辈出， 康氏家族除了康秀华之外还有都知兵马使康通信 “懿哉哲人， 与众不群。
刚柔相伴， 文质彬彬。 尽忠奉上， 尽孝安亲。 叶和众事， 进退俱真。 助开河陇， 效职辕

门。 横戈阵面， 骁勇虎贲。 番禾镇将， 删丹治人。 先公后私， 长在军门。 天庭奏事， 荐

以高勋。 姑臧守职， 不行遭窀。” 也是敦煌的名人。 除了康氏之外， 安氏家族也是敦煌

的名望家族， 最初的归义军节度副使安景旻等就是其代表。 敦煌的粟特人部落后裔， 除

了康贤照外都没有记载其族源， 康贤照的这一记载对于我们探究敦煌粟特人部落的源流

和从化乡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是从石城镇迁徙而来的， 而石城镇的粟特人是何时徙居而来的？

有关罗布泊石城镇粟特人康艳典部落徙居石城镇的相关记载主要保存在敦煌文献和

《新唐书·地理志》 中，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知罗布泊地区粟特人康艳典部落是何时迁

徙到石城镇的以及石城镇康艳典部落在罗布泊地区的活动情况。 首先是 《寿昌县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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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Ｓ􀆰 ３６７ 《沙州伊州地志》 的记载， 他们的成书年代和记载内容基本接近， 《寿昌县地

境》 记载到石城镇地区的粟特人康艳典部落：
　 　 石城， 本汉楼兰国。 《汉书· ［西域传］ 》 云： 去长安六千一百里。 地多沙

卤， 少田出玉。 傅介子既杀其王， 汉立其弟， 更名鄯善。 随 （隋） 置鄯善镇。 随

（隋） 乱， 其城乃空。 自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据此城， 胡人随之， 因成聚

落， 名其城曰兴谷城。 四面并是沙卤。 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 属沙州。 东去沙州一

千五百八十里。
新城， 康艳典之居鄯善， 先修此城， 汉名弩支城。 东去鄯善三百三十里也。
葡萄城， 康艳典筑。 在石城北四里。 种葡萄于城中， 甚美， 因号葡萄城也。
萨毗城， 在镇城东南四百八十里。 其城康艳典置筑， 近萨毗城泽险， 恒有土

蕃、 土谷贼往来。①

《寿昌县地境》 撰写时间是后晋天福十年开运二年 （９４５）， 为州学博士翟奉达为寿昌张

县令撰写的， 记载寿昌县史事的下限是建中初年。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知， 康艳典部落

于贞观中东迁鄯善之后， 共修筑了石城、 新城、 葡萄城和萨毗城， 其中石城、 新城和葡

萄城就是指罗布泊三城。 Ｓ􀆰 ３６７ 《沙州伊州地志》 记载除了个别字之外， 与 《寿昌县地

境》 相同：
　 　 石城镇， 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 去上都六千一百里。 本汉楼兰国。 ……贞

观中， 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 胡人随之， 因成聚落， 亦曰典合城。 四面皆

是沙碛。 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 隶沙州。
新城， 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 康艳典之居鄯善， 先修此城， 因名新城， 汉为弩

支城。 蒲桃城， 南去石城镇四里， 康艳典所筑， 种蒲桃此城中， 因号蒲桃城。
萨毗城， 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 康艳典所筑， 其城近萨毗泽， 山 ［路］

险阻， 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②

　 　 另外 Ｐ􀆰 ５０３４ 《西州图经》 残卷新城、 葡萄城、 萨毗城也记载东徙的粟特人康艳典

部落：
　 　 尺， 下阔一丈五尺， 上阔八尺。

鄯善， 先修此城， 因名新城， 汉

二百四十里， 去播仙镇城六百一

□见有百姓居住。
丈， 下阔一丈， 上阔四尺。
四里， 艳典种蒲桃于城中，
其川， 东西阔三百七十步，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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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二丈。
其城康艳典造， 近萨毗泽，
四百八十里， 山险， 恒有吐蕃、 吐

。①

这个记载应当要详细于 《寿昌县地境》 和 《沙州伊州地志》 的记载， 而且比较正确，
很遗憾由于文献的残缺， 留下的内容非常有限， 就从这些有限的记载中我们得知， 前二

者的内容都是抄写本卷而来的。 特别是关于葡萄城的得名， 是因康艳典种葡萄于城中而

得名， 足以体现出来其记载价值之高： “二所葡萄故城， 并破坏， 无人居止。 一城周回

二百五十步， 高五尺以下。 右在山头， 垒石为城， 去平川七百步， 其山无水草树木， 北

去艳典新造城四里。 一城周回一百四步， 高五尺已下。 右在平川， 北去艳典新造城四

里。”② 就是说康艳典在原来的两所破坏故城之外又重新建造葡萄城。 我们从这些记载

得知， 康艳典部迁徙到石城镇地区之后， 主要占据石城镇、 葡萄城和新城等三座城及距

离遥远的萨毗城。 葡萄城和新城处于石城镇通往于阗道路上， 萨毗城是经由播仙镇进入

吐蕃境内的交通关隘。
粟特人康艳典部落在石城镇的活动情况在 《新唐书·地理志》 也有相应的记载：

“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 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 自蒲昌海南岸， 西

经七屯城， 汉伊修城也。 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 汉楼兰国也， 亦名鄯善， 在蒲昌海南三

百里， 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 又西二百里至新城， 亦谓之弩支城， 艳典所筑。”③

康艳典占据石城镇之后， 唐命康艳典为镇使， 大约与播仙镇同时建镇， 时间为上元中

（６７４－６７６）。
康艳典部落迁徙石城镇的时间， 我们根据 Ｓ􀆰 ３６７ 《沙州伊州地志》 记载伊州纳职

县： “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陀， 属东突厥， 以征税繁重， 率城人入碛奔鄯善， 至并吐浑居

住， 历焉耆， 又投高昌， 不安而归， 胡人呼鄯善为纳职， 既从鄯善而归， 遂以为号

耳。”④ 这里记载鄯伏陀从唐初从鄯善返回， 具体时间我们根据伊州部分记载： “贞观四

年首领石高年率七城来降， 我唐始置伊州。”⑤ 应当发生于同一个时间， 即贞观四年

（６３０）。 这也可以从 《元和郡县图志》 伊州纳职县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其城鄯善人所

立， 胡谓鄯善为纳职， 因名县焉。”⑥ 《旧唐书·地理志》 记载伊州： “纳职　 贞观四

年， 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纳职县。”⑦ 《新唐书·地理志》 记载： “纳职， 下。 贞观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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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鄯善故城置。”① 既然鄯伏陀是唐贞观四年从鄯善迁徙回伊州纳职县， 其迁徙出鄯善

的原因肯定与康艳典部落东徙石城镇有直接关系， 或者就是康艳典部落将鄯伏陀部落赶

出鄯善而投降唐朝建立石城镇。
石城镇的设置时间， 《新唐书》 《旧唐书》 都没有记载， 我们只能根据唐朝在西域

局势进行推断。 根据 《新唐书·西域传》 焉耆记载： “太宗贞观六年， 其王龙突骑支始

遣使来朝。 自隋乱， 碛路闭， 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 突骑支请开大碛道以便行人， 帝许

之。 高昌怒， 大掠其边。 ……高昌破， 归向所俘及城， 遣使者入谢。”② 直到贞观十四

年侯君集破高昌， 西域入朝路线要么经高昌走大海道或者伊吾道， 要么经焉耆直达敦煌

的大碛路。 就是说行经鄯善的道路还没有重新开启， 因此石城镇也就没有设置。 后安西

都护郭孝恪平焉耆， 行军路线仍然经过西州走银山道， 而不是经鄯善北上进攻焉耆， 康

艳典部落还没有归附唐朝政府。 唐朝平定焉耆完全改变西域政局的格局， 为控制西域南

道创造了条件， 从焉耆往南就很容易控制鄯善。 唐朝政府平定龟兹， 将安西都护府迁徙

到其都城， 统龟兹、 于阗、 碎叶、 疏勒等四镇， 鄯善就成为唐朝管辖范围， 康艳典部落

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归附于唐朝政府。 高宗时期， “徙安西都护府于其国， 以故安西为

西州都督府， 即拜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麴智湛为都督。 西域平。 帝遣使者分行诸国

风俗物产， 诏许敬宗与史官撰 《西域图志》。 上元中， 素稽献银颇罗、 名马。”③ 《寿昌

县地境》 及 Ｓ􀆰 ３６７ 《沙州伊州地志》 记载鄯善于 “上元二年， 改为石城镇， 隶沙州。”④

康艳典就是这个时期出任石城镇使。
唐朝设置石城镇很可能与防御吐蕃西进、 隔断吐蕃与西突厥合势反唐有很大关系。

“贞观九年， 诏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 侯君集积石道， 任城王道宗鄯善道， 李道彦

赤水道， 李大亮且末道， 高甄生盐泽道， 并为行军总管， 率突厥、 契苾兵击之。”⑤ 从

行军总管中有鄯善、 且末、 盐泽道看， 唐朝采取东西合围。 其中 “大亮俘名王二十，
杂畜五万， 次且末之西。 伏允走图伦碛， 将托于阗， 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 又破之。
士乏水， 刺马饮血。 君集、 道宗行空荒二千里， 盛夏降霜， 乏水草， 士糜冰， 马秣雪。
阅月， 次星宿川， 达柏海上， 望积石山， 览观河源。”⑥ 吐谷浑灭亡之后， 吐蕃遂有其

地， 乾封初年， 吐谷浑在吐蕃逼迫之下投降唐朝， 唐朝政府准备将其部落徙居凉州之南

山。 咸亨元年吐蕃入侵羁縻十八州， 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 安西四镇并废。 唐派遣逻娑

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蕃， “王师败大非川， 举吐谷浑地皆陷”， 遂徙吐谷浑于灵州， 置安

乐州。 上元二年 （６７５） 吐蕃遣大臣论吐浑弥请和， 上元三年 （６７６） 吐蕃攻打唐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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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 河、 芳等州。 石城镇实际上就是为了防御吐蕃进入唐西域地区而设置的军镇， 同时

设置的镇还有播仙镇。
唐高宗上元二年之后， 粟特人康艳典部落一直担任石城镇使， 根据 Ｐ􀆰 ２００５ 《沙州

都督府图经》 廿祥瑞蒲昌海五色记载：
　 　 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称： “其蒲

昌海水旧来浊黑混杂， 自从八月已来， 清明彻底， 其水五色， 得老人及天竺婆罗门

云： ‘中国有圣天子， 海水即清无波。’ 奴身等欢乐， 望请奏圣人知者。” 刺史李无

亏表云： “淮海水五色大瑞， 谨检 《瑞应图·礼升威仪》 曰： ‘人君乘土而王， 其

政太平， 则河傔　 海夷也。’ 天应魏国， 当涂之兆， 明土德之昌。”①

相同内容的记载还见载于 Ｐ􀆰 ２６９５ 《沙州都督府图经》 祥瑞蒲昌海五色：
　 　 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腊月， 得石城镇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称： “其蒲

昌海旧来浊黑混杂， 自从八月已来， 水清明彻 （澈） 底， 其水五色。 得老人及天

竺婆罗门云： ‘中国有圣天子， 海水即清， 无波。 奴身等欢乐， 望请奏圣人知

者。’ ” 刺史李无亏奏云： “淮海水五色， 大瑞。 谨检 《瑞应图·礼升威仪》 曰：
‘人君乘土而王， 其政太平， 则河傔 ［海］ 夷也。’ 天应魏国当涂之兆， 明土德之

昌也。”②

从 《沙州都督府图经》 歌谣的记载时间是 “右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

件歌谣， 具件如上讫。” 是否证实 《沙州都督府图经》 的撰写时间应当是载初元年

（６８９） 之后。 另外记载到五色鸟是武周天授二年 （６９１）、 日扬光庆云是天授二年冬至

日、 白狼是大周天授二年， 应当说撰写于天授三年 （６９２） 或者更晚。 但是文书没有使

用武周所造新字， 因此 《沙州都督府图经》 应当是武周以后撰写的作品。 这个记载说

明武周时期石城镇的镇遏使还是由粟特人康艳典部落的后裔所控制， 康艳典部落仍然居

住在石城镇一带。

二、 唐中宗唐西突厥在西域的交恶与

石城镇康艳典部落的内迁敦煌

　 　 根据 《资治通鉴》 的记载咸亨四年 （６７３）： “十二月， 丙子， 弓月、 疏勒二王来

降， 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 诸部离散， 弓月及阿悉吉皆叛， 苏定方之西讨也， 擒阿悉

吉以归。 弓月南接吐蕃， 北招咽麪， 共攻疏勒， 降之。 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 嗣

业兵未至， 弓月惧， 与疏勒皆入朝； 上赦其罪， 遣归国。”③ 不久弓月、 疏勒投降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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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元年 （６７４） 年于阗王伏阇雄也来朝。 上元二年正月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 分其境

内为十州， 以于阗王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 同时吐蕃遣使请和。 唐朝乘机在故楼兰设

石城镇， 隶属沙州寿昌县。 次年闰三月吐蕃攻打唐鄯、 廓、 河、 芳四州， “乙酉， 以洛

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 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 并州大都督相王轮为凉

州道行军元帅， 将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 以讨吐蕃。”① 《新唐书·裴行俭传》 记载：
　 　 上元三年， 吐蕃叛， 出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 改秦州右军， 并受周王节度。②

播仙镇就是唐与吐蕃关系恶化后为防御吐蕃而设置的， 是唐蕃关系紧张的产物， 设立播

仙镇就是为了加强凉州道防区， 也可能就是为配合凉州道行军元帅的抗击吐蕃的统一行

动而进行的行政改置。 具体实施这个军事设置的可能是时任瓜州刺史薛仁贵， 《旧唐书

·薛仁贵传》 记载： “上元中， 坐事徙象州， 会赦归。 高宗思其功， 开耀元年， 复召

见， 谓曰： ‘往九成宫遭水， 无卿已为鱼矣。 卿又北伐九姓， 东击高丽， 漠北、 辽东咸

遵声教者， 并卿之力也。 卿虽有过， 岂可相忘？ 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 致使失

利， 朕所恨者， 唯此事耳。 今西边不静， 瓜、 沙路绝， 卿岂可高枕乡邑， 不为朕指挥

耶？’ 于是起授瓜州刺史， 寻拜右领军卫将军， 检校代州都督。”③ 《新唐书·薛仁贵

传》 记载薛仁贵兵败大非川， 被贬象州刺史遇赦回来不久， 高宗召见薛仁贵， “今辽西

不宁， 瓜、 沙路绝， 卿安得高枕不为朕指麾邪？”④ 拜其为瓜州刺史。 指的就是经过南

道对西域的交通道路， 石城镇和播仙镇的设置就是这个时间。 瓜州刺史兼瓜州都督， 兼

管沙州， 统属于凉州大都督管辖， 石城镇和播仙镇设置既可以说是凉州都督所为， 也可

以说是瓜州都督所为， 凉州都督府派兵直接驻守播仙镇， 实际上就是由瓜州都督派遣的

沙州兵驻守， 而以石城镇的西域康国人康艳典之后裔为石城镇镇遏使， 负责管理石城地

区。 石城镇和且末镇的放弃亦与唐蕃在西域的争夺有很大关系， 应当说是唐蕃争夺产生

的直接后果。 敦煌写本 Ｐ􀆰 ５０３４ 《沙州图经》 记载：
　 　 □□□。 □□且末国， 王都且末城……

□□土地草木畜产与石城□……
□□同。 自汉已后， 其名不改， 随……
□□□吐谷浑， 置且末郡， 管……
□□凉州兵士等弃镇归敦煌……⑤

石城镇应当与播仙镇同时放弃的， 就是敦煌文献记载播仙镇 “凉州兵士等弃镇归敦

煌”。 要得知石城镇、 播仙镇的废弃时间， 我们只能从唐蕃在西域地区关系、 西域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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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寻找。 陈国灿认为唐神龙年间突骑施阙啜忠节帅部进入且末河流域， 随此而引来

了吐蕃兵向塔里木盆地东部的进占， 居住在且末河流域的粟特人在受到阙啜的暴力威胁

时迅速逃往敦煌以求得沙州刺史的保护①。
武周时期唐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已经展开， 长寿元年 （６９２） 九月： “初， 新丰王

孝杰从刘审礼击吐蕃为副总管， 与审礼皆没于吐蕃。 赞普见孝杰泣曰： ‘貌类吾父。’
厚礼之， 后竟得归， 累迁右鹰扬卫将军。 孝杰久在吐蕃， 知其虚实。 会西州都督唐休璟

请复取龟兹、 于阗、 疏勒、 碎叶四镇， 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 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

节将兵击吐蕃。 冬十月， 丙戌， 大破吐蕃， 复取四镇。 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 发兵戍

之。”② 万岁通天元年 （６９６） 吐蕃遣使和亲， 武则天遣郭元振往察其宜， 吐蕃将论钦陵

请罢安西四镇戍兵， 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 吐蕃遣使入请， 唐以 “四镇、 十姓之地，
本无用于中国， 所以遣兵戍之， 欲以镇抚西域， 分吐蕃之势力， 使不得倂力东侵也。 今

若果无东侵之志， 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 则无俟斤亦当以归吐蕃” 拒绝吐蕃。
吐蕃对西域四镇、 十姓占领， 必须经由石城镇、 播仙镇管辖范围， 或者经由萨毗城绕过

石城镇、 播仙镇。 另外就是经由大小勃律进入西域地区。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石城镇、 播

仙镇的放弃与突骑施阙啜忠节关系不是很大， 而是与突骑施娑葛与唐关系恶化有直接

关系。
根据 《旧唐书·突厥下》 记载神龙二年 （７０６） 乌质勒卒， “初， 娑葛代父统兵，

乌质勒下部将阙啜忠节甚忌之， 以兵部尚书宗楚客当朝任势， 密遣使赍金七百两以赂楚

客， 请停娑葛统兵。 楚客乃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充使至其境， 阴与忠节筹其事， 并自致书

以申意。 在路为娑葛游兵所获， 遂斩嘉宾， 仍进兵攻陷火烧等城， 遣使上表以索楚客

头。”③ 叙述事情经过很简单， 我们从中很难了解事情原委和经过。 《新唐书·突厥传

下》 也记载这个事件， 同样不是很清楚， 神龙二年乌质勒死， 长子娑葛代父统兵， “俄
与其将阙啜忠节交恶， 兵相加暴。 娑葛讼忠节罪， 请内之京师。 忠节以千金赂宰相宗楚

客等， 愿无入朝， 请导吐蕃击娑葛以报。 楚客方专国， 即以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经制。
嘉宾与忠节书疏反复， 娑葛逻得之， 遂杀嘉宾， 使弟遮弩率兵盗塞。 安西都护牛师奖与

战火烧城， 师奖败， 死之， 表索楚客头以徇。 大都护郭元振表奏娑葛状直， 当见赦， 诏

许， 西土遂定。”④ 从中我们得知， 唐派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到阙啜辖境， 冯嘉宾与阙啜

往来书疏为娑葛游兵所得， 就是说娑葛的势力也到达了阙啜辖境。 娑葛遣其弟遮弩盗

塞， 这个边塞城镇很可能就是指播仙镇和石城镇。 另外 《旧唐书·宗楚客传》 也记载

了这个事件：
　 　 景龙中， 西突厥娑葛与阿史那忠节不和， 屡相侵扰， 西陲不安。 安西都护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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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 楚客与晋卿、 处讷等各纳忠节重赂， 奏请发兵以讨娑葛， 不

纳元振奏。 娑葛知而大怒， 举兵入寇， 甚为边患。①

显然宗楚客是娑葛制造边患的始作俑者， 因此监察御史崔琬劾奏宗楚客等称： “潜通猃

狁， 纳贿不赀， 公引顽凶， 受赂无限。 丑问充斥， 秽行昭彰。 且境外之交， 情状难测，
今娑葛反叛， 边鄙不宁， 由此贼臣， 取怨中国。”② 因此阙啜行贿宗楚客等而制造边患

是朝廷中人尽皆知的事情。 《新唐书·宗楚客传》 记载：
　 　 景龙二年， 诏突厥娑葛为金河郡王， 而其部阙啜忠节赂楚客等罢之， 娑葛怨，
将兵患边。③

宗楚客受阙啜忠节贿赂而阻止授予娑葛金河郡王而引起兵患。 《资治通鉴》 唐中宗景龙

二年 （７０８） 详细记载事件的经过和原因：
　 　 十一月， 庚申， 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 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 遣其

弟遮努等帅众犯塞。
初， 娑葛既代乌质勒统众， 父时故将阙啜忠节不服， 数相攻击。 忠节众弱不能

支， 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
忠节行至播仙城， 经略使、 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说之曰： “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

待君者， 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 今脱身入朝， 一老胡耳， 岂惟不保宠禄， 死生亦制

于人手。 方今宰相宗楚客、 纪处讷用事， 不若厚赂二公， 请留不行， 发安西兵及引

吐蕃以击娑葛， 求阿史那献为可汗招十姓， 使郭虔瓘发拔汗那兵以自助， 既不失部

落， 又得报仇， 比于入朝， 岂可同日语哉！” ……忠节然其言， 遣间使赂楚客、 处

讷， 请如以悌之策。④

郭元振闻其谋， 上疏极力反对， 但是宗楚客等不从， 建议以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 侍

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 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 发甘、 凉以西兵， 兼征吐蕃， 以讨

娑葛。 “娑葛遣使娑腊献马在京师， 闻其谋， 驰还报娑葛。 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
五千骑出拨换， 五千骑出焉耆， 五千骑出疏勒， 入寇。 元振在疏勒， 栅于河口， 不敢

出。 忠节逆嘉宾于计舒河口， 娑葛遣兵袭之， 生擒忠节， 杀嘉宾， 擒吕守素于僻城， 缚

于驿柱， 冎而杀之。”⑤ 娑葛陷安西， 断四镇路， 唐置军焉耆以讨娑葛， 最后唐朝不得

已赦娑葛罪， 册为十四姓可汗， 战争以娑葛胜利结束。 河口指河流的终端， 指河流注入

海洋、 湖泊或者其他河流的地方。 郭元振栅河口是指疏勒河汇入于阗河的地方， 而阿史

那忠节迎接嘉宾于计舒河口的位置是指塔里木河流入罗布泊的地方， 《水经注》 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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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河水又东迳注宾城南， 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 河水又东注于泑泽。”① 根据敦煌

文献 Ｐ􀆰 ５０３４ 《沙州图经》 记载蒲昌海： “河有两源， 一出葱岭山， 一出于阗， 于阗在

南山下， 其河北流， 与葱岭合， 东注蒲昌海。” 郭元振栅河口在于阗河与葱岭河汇合之

地， 而阿史那忠节迎接冯嘉宾的地点在塔里木汇入罗布泊的地方， 而塔里木河流入罗布

泊的地方， 正好是石城镇到焉耆交通路线的必经之地： 石城镇 “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

百里， 有水草， 路当蒲昌海。”② 唐朝派遣冯嘉宾等经过石城镇地区前往安西都护府，
阙啜在石城镇北部的计舒河口迎接冯嘉宾一行， 而娑葛就是在计舒河口对阙啜和冯嘉宾

等进行伏击， 将他们全部俘虏。 因此计舒河口很可能是唐河西节度使和安西节度使管辖

范围的结合部， 双方都属于防守， 娑葛才能袭击成功。
《旧唐书·郭元振传》 也记载这个事件的详细经过：
　 　 先是， 娑葛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 屡相侵掠， 阙啜兵众寡弱， 渐不能支。 元

振奏请追阙啜入朝宿卫。 移其部落入于瓜、 沙等州安置， 制从之。 阙啜行至播仙

城， 与经略使、 右威卫将军周以悌相遇， 以悌谓之曰： ‘国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
以君统摄部落， 下有兵众故也。 今轻身入朝， 是一老胡耳， 在朝之人， 谁复喜见？
非唯官资难得， 亦恐性命在人。 今宰相有宗楚客、 纪处讷， 并专权用事， 何不厚贶

二公， 请留不行。 乃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娑葛， 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 使

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马以助军用。 既得报雠， 又得存其部落。 如此， 与入朝受制于

人， 岂复同也！’ 阙啜然其言， 便勒兵攻陷于阗坎城， 获金宝及生口， 遣人间道纳

赂于宗、 纪。 元振闻其谋， 遽上疏曰： ……疏奏不省。 楚客等既受阙啜之赂， 乃建

议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 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 持玺书便报元振。 除

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 便领甘、 凉以西兵募， 兼征吐蕃， 以讨娑葛。 娑葛进马使娑

腊知楚客计， 驰还报娑葛。 娑葛是日发兵五千骑出安西， 五千骑出拨换， 五千骑出

焉耆， 五千骑出疏勒。 时元振在疏勒， 于河口栅不敢动。 阙啜在计舒河口候见嘉

宾， 娑葛兵掩至， 生擒阙啜， 杀嘉宾等。 吕守素至僻城， 亦见害。 又杀牛师奖于火

烧城， 乃陷安西。 四镇路绝楚客又奏请以周以悌代元振统众， 征元振， 将陷之。 使

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 置军焉耆以取娑葛。 ……元振奏娑葛状。 楚客怒， 奏言元振

有异图。 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奏其状， 以悌竟得罪， 流于白州。 复以元振代以悌， 赦

娑葛罪， 册为十四姓可汗。 元振奏称西土未宁， 事资安抚， 逗留不敢归京师。③

《新唐书·郭元振传》 记载事情的经过， 神龙中， “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强盛， 款塞愿

和， 元振即牙帐与计事。 会大雨雪， 元振立不动， 至夕冻冽； 乌质勒已老， 数伏拜， 不

胜寒， 会罢即死。” 子娑葛以为郭元振计杀其父， 谋勒兵袭击， 次日郭元振素服往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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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帐哭甚哀， 为留数十日助丧事， 娑葛感义， 更遣使献马五千、 驼二百、 牛羊十

余万。”
　 　 乌质勒之将阙啜忠节与娑葛交怨， 屡相侵， 而阙啜兵弱不支。 元振奏请追阙啜

入宿卫， 徙部落置瓜、 沙间。 诏许之。 阙啜遂行。 至播仙城， 遇经略使周以悌， 以

悌说之曰： “国家厚秩待君， 以部落有兵故也。 今独行入朝， 一羁旅胡人耳， 何以

自全？” 乃教以重宝赂宰相， 无入朝； 请发安西兵导吐蕃以击娑葛； 求阿史那献为

可汗以招十姓； 请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铠马以助军， 既得复雠， 部落更存。 阙啜然

之， 即勒兵击于阗坎城， 下之。 因所获， 遣人间道赍黄金分遣宗楚客、 纪处讷， 使

就其谋。①

郭元振知之， 上疏反对， 但是疏奏不省。
　 　 楚客等因建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 以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 以牛

师奖为安西副都护， 代元振领甘、 凉兵， 诏吐蕃倂力击娑葛。 娑葛之使娑腊知楚客

谋， 驰报之。 娑葛怒， 即发兵出安西、 拨换、 焉耆， 疏勒各五千骑。 于是阙啜在计

舒河与嘉宾会， 娑葛兵奄至， 禽阙啜， 杀嘉宾， 又杀吕守素于僻城、 牛师奖于火烧

城， 遂陷安西， 四镇路绝。 元振屯疏勒水上， 未敢动。 楚客复表周以悌代元振， 且

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 置军焉耆以取娑葛。 娑葛遗元振书， 且言： “无仇于唐，
而楚客等受阙啜金， 欲加兵灭我， 故惧死而斗。 且请斩楚客。” 元振奏其状。 楚客

大怒， 诬元振有异图， 召将罪之。 元振使子鸿间道奏乞留定西土， 不敢归京师。 以

悌乃得罪， 流白州， 而赦娑葛。②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知， 乌质勒部将阙啜与娑葛因交怨而屡相侵并势力不支， 郭元振为

了缓解双方矛盾， 建议将阙啜部落迁徙到瓜、 沙间安置， 并追阙啜入宿卫。 这本来是很

好的策略， 因经略使周以悌唆使， 阙啜行贿宰相无得入朝， 而没有得到实现。 唐朝政府

中以宗楚客为代表的主张扶持阙啜联合吐蕃、 拔汗那攻击娑葛， 削弱郭元振在西域的权

力， 用御史中丞冯嘉宾安抚阙啜、 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 用牛师奖代替郭元振掌握镇守

四镇的甘、 凉兵士兵权。 双方密谋的地点是罗布泊地区， 阙啜计划与冯嘉宾、 吕守素等

会合于计舒河口， 皆因被俘害而罢， 牛师奖死后谋用周以悌代替郭元振也未能实现。
唐朝政府安置西突厥阙啜部落于瓜、 沙等州， 石城镇、 播仙镇实际上就是安置阙啜

部的主要地区。 唐初瓜州沙州属于凉州都督府管辖， 贞观初年唐玄奘从瓜州偷渡出境，
凉州都督李大亮就行文瓜州刺史捉拿。 瓜州建都督府， 沙州刺史由瓜州的都督调遣， 直

到沙州建都督府之后地位有所上升。 唐神龙年间安置阙啜忠节瓜沙等州， 实际上瓜沙都

属于凉州都督管辖。 唐将阙啜部安置在西起播仙镇、 石城镇东到与瓜州毗邻的莫贺延碛

一带， 或者西起且末河东到瓜州南山等地。 阙啜忠节部落是游牧民族， 将其安置在播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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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石城镇是唐朝的主动行为， 并不构成对唐朝播仙镇、 石城镇的威胁， 阙啜部落到达

播仙镇， 经略使周以悌应当还是当地军镇的最高统帅， 没有他的默许， 阙啜根本不敢攻

打于阗坎城。 居住在且末河流域的粟特康艳典部落是城居商业农业居民， 阙啜不可能也

不敢对其形成暴力威胁， 而且阙啜不惜率兵攻打坎城掠夺金宝以贿赂唐宰相宗楚客， 不

敢对近在迟尺的石城镇、 播仙镇下手， 就说明当时石城镇、 播仙镇等还在， 很可能是其

强力后盾。 阙啜在计舒河口迎接冯嘉宾等， 就说明原属于石城镇康艳典部落的地域， 已

经成为阙啜部众活动的地域。 娑葛在计舒河口一带杀冯嘉宾和吕守素等， 俘虏阙啜。 根

据 《资治通鉴》 唐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记载

　 　 癸未， 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战于火烧城， 师奖兵败没。 娑葛遂陷安西， 断四镇

路， 遣使上表， 求宗楚客头。 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 征元振入朝； 以阿

史那献为十姓可汗， 置军焉耆以讨娑葛。
娑葛遗元振书， 称： “我与唐无恶， 但雠阙啜。 宗尚书受阙啜金， 欲枉破奴部

落， 冯中丞、 牛都护相继而来， 奴岂得坐而待死！ 又闻史献欲来， 徒扰军州， 恐未

有宁日。 乞大使商量处置。” 元振奏娑葛书。 楚客怒， 奏言元振有异图， 召， 将罪

之。 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 乞留定西土， 不敢归。 周以悌竟坐流白州， 复以

元振代以悌， 赦娑葛罪， 册为十四姓可汗。①

唐朝置军焉耆， 就是以为焉耆地处南道与中道交汇之地， 表明焉耆以南的播仙镇、 石城

镇非唐所有。 唐中宗景龙三年：
　 　 秋， 七月， 突骑施娑葛遣使请降， 庚辰， 拜钦化可汗， 赐名守忠。②

《旧唐书·中宗纪》 记载景龙二年：
　 　 冬十一月庚申， 突厥首领娑葛叛， 自立为可汗， 遣弟遮弩率众犯塞。 ……癸

未， 安西都护牛师奖与娑葛战于火烧城， 师奖败绩， 没于阵。 …… （三年七月）
壬午， 遣使册骁卫大将军、 兼卫尉卿、 金河王突骑施守忠为归化可汗。③

《新唐书·中宗纪》 景龙二年记载：
　 　 十一月庚申， 西突厥寇边， 御史中丞冯嘉宾使于突厥， 死之。 ……癸未， 安西

都护牛师奖及西突厥战于火烧城， 死之。 …… （三年） 七月丙辰， 西突厥娑

葛降。④

至此， 唐朝与突骑施娑葛之间纷争结束， 唐朝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 承认突骑施娑

葛的地位。 应当说通过这次战争， 娑葛已经控制了石城镇、 播仙镇， 凉州兵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弃镇归敦煌， 石城镇的康艳典部落也是随着凉州兵士弃镇归敦煌而东迁敦煌， 唐

朝政府为了安置这些从石城镇迁徙而来粟特人部落， 就在敦煌城周边地区设立了以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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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主的从化乡。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 经略使周以悌帮阙啜谋划联合吐蕃、 拔汗那攻打

娑葛， 因娑葛行动迅速， 吐蕃和拔汗那都没有参与到唐与西突厥娑葛的战争中。 因此石

城镇粟特人部落的东迁敦煌和播仙镇凉州兵士弃镇归敦煌与吐蕃没有关系。

三、 沙州敦煌县从化乡的设置与粟特聚落的形成

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的形成时间， 陈国灿根据吐鲁番出土来自敦煌又记载从化乡

的大谷文书记载有张令端和曹子节及从化乡， 认为这是从该文书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

２２５ 号张令端的墓葬， 根据同期文书墓主人张令端卒后入殓， 时间应在唐景龙 （７０７－
７１０） 以后， 又根据 《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 认为长安三年 （７０３） 三月敦煌尚无从化

乡， 认为从化乡残文书只能是长安三年三月以后至景龙间的文书， 敦煌从化乡也只能出

现这个时期①。 敦煌文书 Ｐ􀆰 ２８０３ 《唐天宝九载 （７５０） 八月———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
记载敦煌十三乡中有从化乡： “从化乡， 叁佰玖拾伍硕贰斗壹胜。”② 直至唐天宝九载从

化乡仍然存在。 Ｐ􀆰 ３５５９ 《唐天宝年间 （７５０） 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差科簿》 记载唐敦煌

县从化乡最为详细：
　 　 贰佰伍拾柒从化乡。 壹佰壹拾柒人破除。 贰拾叁人身死。 ……叁拾伍人逃走。
……贰拾柒人没落。 ……叁人虚挂。 ……叁人废疾。 ……贰拾叁人单身土镇兵。
……叁人单身卫士。 ……壹佰肆拾人见在。 壹拾人中下户。 ……壹拾人下上户。
……贰拾人下中户。 ……壹佰人下下户。③

差科簿记载下中户曹大宾服色役为市壁师、 下下户康令钦服色役为里正、 罗奉鸾服色役

为里正、 安突昏服色役为村正、 安胡数芬服色役为市壁师、 何抱金服色役为村正、 罗双

利和罗特勤服色役为村正。 根据此纸缝后贴为唐天宝九载敦煌郡仓纳谷牒十六件， 故确

定该卷文书为天宝年间。 另外我们根据敦煌地区安城祆祠的出现作为敦煌粟特人聚落建

立的标志， 《沙州都督府图经》 记载安城祆： “祆神， 右在州东一里， 立舍画神主， 总

有廿龛， 其院周回一百步。” 祆神， 又称安城大祆， 是敦煌的杂神之一。 如果说安城的

修建与祆神同时， 就像敦煌古迹二十咏记载的 “板筑安城日， 神祠与此兴”， 即敦煌的

粟特人聚落与祆神神祠安置是同时， 那么 《沙州都督府图经》 的撰修时石城镇的粟特

人聚落已经迁居敦煌， 且 《沙州都督府图经》 中没有使用武周新字， 表明其撰成武周

之后， 为开元初增补而成， 开元之前敦煌已经修建了祆教神祠， 而从化乡就是这个阶段

设置的。 经陈国灿先生研究， 敦煌从化乡的出现时间正好在唐中宗神龙年间， 与突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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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啜在这一地区劫掠骚扰遥相呼应①。 实际上与突骑施娑葛在罗布泊地区俘虏阙啜忠

节、 杀冯嘉宾和吕守素等占领该地区有直接关系。
随着唐朝政府与娑葛关系的改善， 唐朝政府在这个地区的军政机构很快就恢复了。

特别是景龙三年娑葛与其弟遮弩关系紧张， “遂叛入突厥， 请为乡导， 以讨娑葛。”② 突

厥默啜用遮弩讨擒娑葛， 遂与娑葛俱杀之。 突骑施娑葛对唐朝的威胁解除， 很可能这个

时期石城镇、 播仙镇的建置得到回复。 但是突骑施进入罗布泊地区并生活在这里成为既

成事实， 并长期生活在这里。 敦煌吐蕃文献 Ｃｈ􀆰 ７３􀆰 ｘｖ􀆰 ４ 号文书从第 ４５ 行到末尾记载：
　 　 紧接着现在的时间是借贷和征税时间。 当这个三百六十年的时间过去的时候，
汉人国家西边， 一个大湖的遥远岸边， 那里出现一块陆地， 一位黑脸王乘坐一辆战

车， 耀武扬威六十载。 汉人被其征服， 黔首向其效忠。 当此王统治六十载过去时，
于 Ｂｕｇ－ｃｈｏｒ 汉人的沼泽国内出现一小邦的陷落， 一名叫大突厥 （Ｄｒｕｇ－ｃｈｅｎ－ｐｏ）
的人消灭了汉人的黑脸王和 Ｂｕｇ－ｃｈｏｒ 的王。 汉区和 Ｂｕｇ－ｃｈｏｒ 的两族人为王所征服

并交纳税赋。 大突厥王统治了七十二年。 此七十二年之后， 东西突厥开始打仗。 首

先西突厥……。③

文书中记载到的大突厥王， 就是指生活在这里的突骑施部落。
直到唐天宝年间， 唐与吐蕃为争夺播仙镇、 石城镇还进行过战争。 根据 Ｐ􀆰 ５０３４

《沙州图经》 记载有： “□□年， □□都尉即令□且末城。” 就是说播仙镇经过一次废弃

之后， 又重新设置， 同样石城镇可能也在废弃之后又进行重新设置。 这些军事措施应当

说与粟特人康艳典部落没有任何关系。 播仙镇和石城镇的重新设置， 很可能是天宝初

年。 《旧唐书·尉迟胜传》 记载： “尉迟胜， 本于阗王珪之长子， 少嗣位。 天宝中来朝，
献名马、 美玉， 玄宗嘉之， 妻以宗室女， 授右威卫将军、 毗沙府都督还国。 与安西节度

使高仙芝击破萨毗播仙， 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 鸿胪卿， 改光禄卿， 皆同正。”④ 《新唐

书·尉迟胜传》 也有同样的记载： “尉迟胜本王于阗国。 天宝中， 入朝， 献名玉、 良

马。 玄宗以宗室女妻之， 授右威卫将军、 毗沙府都督。 归国， 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击破

萨毗、 播仙。 累进光禄卿。”⑤ 这次战争大约发生在天宝八载 （７４９）⑥。 很快吐蕃再次

占领萨毗城、 播仙镇， 天宝十三载 （７５４） 封常清再次击败镇守播仙的吐蕃守军⑦。 萨

毗即萨毗城， 这里经常行经吐蕃， 因此萨毗、 播仙是吐蕃攻打西域的重要军事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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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郭虔瓘传》 记载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安抚招慰十姓可汗阿史那献持异， 交诉

于朝， 玄宗遣左卫中郎将王惠赍诏书谕解： “或云突骑施围石城， 献所致也； 葛逻禄称

兵， 虔瓘所沮也。 大将不协， 小人以逞， 何功可图？”① 开元年间突骑施曾出兵围困石

城镇。 这里仍然是唐与突骑施、 吐蕃争夺的重要军事据点。
我们通过对 《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 及相关文献研究得知， 唐贞观四年

康艳典率部落迁徙到石城镇， 唐上元二年防御日渐强大的吐蕃对西域威胁， 设置了石城

镇、 播仙镇， 并将其隶属沙州， 归凉州都督府管辖。 以康艳典为石城镇使， 此后康艳典

后裔一直担任石城镇使， 直到天授年间。 唐中宗神龙二年突骑施乌质勒死， 长子娑葛代

父统众， 乌质勒旧部阙啜不服而发生战争， 阙啜兵败部众被安置在罗布泊地区， 阙啜贿

赂宗楚客得到唐朝政府支持， 岂图攻击娑葛， 反而被娑葛击败被俘虏， 唐将冯嘉宾等被

杀， 娑葛占领罗布泊地区。 在突骑施娑葛的军事打击之下， 石城镇的粟特人康艳典部落

随着驻守播仙镇的凉州兵士弃镇归敦煌， 唐朝政府为了在敦煌安置这些从石城镇迁徙而

来的粟特人， 专门在敦煌城周修建了安城祆祠， 设立从化乡。 从化乡规模最少有两个里

四个村落， 同时负责敦煌市场的贸易管理。 吐蕃占领敦煌后从化乡被取消， 但是粟特人

的势力仍然存在， 归义军时期敦煌仍然保留很多粟特人聚落， 控制敦煌地区的商业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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